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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袁有这样一位野提灯天使冶

出身书香门第袁战时临危受命

贵阳南郊，图云关森林公园，峰峦起

伏，树木葱茏。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贵

阳图云关抗战纪念馆，便位于公园的一

处山坡上。86年前，中国红十字会救护
总队辗转迁驻此地。

当年这个不起眼的图云关成了全国

抗战救护的“心脏”，而参加组建并时任

红十字救护总队总队长的林可胜则是救

护队的“灵魂”。

林可胜 1897年生于新加坡一个书
香门第。幼年求学于苏格兰的林可胜，中

学毕业考入爱丁堡大学投身医学，主攻

生理学方向。其间一战爆发，他应征入

伍，以英属印度远征军团军医身份在法

国服役两年，主要从事新兵战地救护训

练工作，这一经历也为他后来从事战地

救护工作积累了丰富经验。

1924年，林可胜在美国获得博士学
位后回国，成为北京协和医学院建院以

来第一个华人教授，年仅 27岁。1926年
春，林可胜发起创建了中国生理学会，并

担任第一任会长。

“九一八事变”后，日军侵占东北，窥

视华北，战火在长城脚下蔓延。林可胜便

组织协和学生救护队，开赴古北口前线

实施战地救护，并在协和医学院组建军

医官救护训练队，就此与中国红十字会

建立联系。之后林可胜还建议，派遣协和

医疗队赴南京待命，以便在战争爆发时

为前线战士提供救护。

“七七事变”后，林可胜临危受命，着手

组建全国性医疗救护体系，并出任中国红

十字总会总干事兼总会救护总队长。为了

免除后顾之忧，他把妻子儿女送到新加坡，

孤身一人投入到抗战救护之中。

1937年 10月，救护总队在汉口成
立，随后辗转长沙、祁阳，直到迁至贵阳

市郊图云关。

“在中国部队所能到的地方，中国红

十字会救护人员也应该能到。”在图云

关，林可胜首次将其“流动救护队”的救

护理念应用于中国战场，扩展了红十字

会的救护规模，填补了军医救护的不足。

在他的苦心经营下，医务队扩充至 114
队，医护人员达 3420人。他还组建战时
卫生人员训练总所，培训军医 15000多
人，极大地支持了抗战军医救护工作。

“具丰富情感，抱牺牲志愿，本博爱

襟怀，献科学身手，作精密准备，求迅速

效率，保伤兵安全，增人类幸福。”纪念馆

里，林可胜当年为救护总队确定的“救死

扶伤、博爱恤兵”的救护信条被悬挂在醒

目的位置，当年的救护细节则呈现在一

张张泛黄的黑白照片中。

第三次长沙会战之后，美国《时代》周

刊有一篇文章这样写道：“在中国对抗日本

帝国的血腥战争中，有许多的医生和护士

走向战场，在战壕里为受伤官兵裹伤。请记

住两个伟大的名字，中国的林可胜先生和

加拿大人诺尔曼·白求恩先生。”

野等于是让一个军有十二个师冶

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设有战时卫

生人员训练所、基地医院、骨科病房、疫

苗工厂、假肢厂、小学等，可以进行细菌

检测、制作安装假肢、被服及绷带口罩加

工、生产药品等。由于物质条件差，所有

建筑都十分简陋，屋顶都是稻草盖的。

虽然住的是草棚，吃的是糙米杂粮

混有沙粒的饭，穿的是破了洞的“二尺

五”灰布军服，但从上到下大家和谐相

处、平等相待，犹如一个战时大家庭。

大多数工作人员家在沦陷区，大家

心怀共同目标，投身到人道主义救死扶

伤的行列，经常连续工作十几个小时。他

们用募捐来的全套生产疫苗和血清的设

备，很快办起了血清疫苗制造厂；不到一

个月，就开始生产霍乱疫苗、伤寒和副伤

寒疫苗及破伤风类毒素，供各地抗日部

队备用。

救护总队的组织体系为“一室四

股”，包括总队长办公室、医务股、材料

股、运输股、总务股。医务股是救护总队

的主体和核心，材料股、运输股则是救护

总队的血液和血管。当时医疗物资大量

依赖援助，材料股负责医疗物资的签收、

管理和分发，运输股下辖汽车队的同时

设有加油站和修理站，另外设有骡马队、

人力输卒队等。

运输股是救护总队重要的组织机

构，输送救护人员和药品器材、运送伤

兵，连接起了图云关大本营与全国战场。

“抗战时期，汽油匮乏，配件短缺，道

路险峻，路途中还时常遭遇日军飞机袭

击，运输股队员出没于炮火之中，将医疗

资源输送至各个神经末端，成为实现科

学高效救护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图云

关抗战纪念馆负责人商梦娇说。

战争在继续，伤兵日益增多，后方医

院人满为患。除了战地救护，林可胜同时

兼顾军医训练工作，此时的图云关已经

成为“军医的摇篮”。

救护总队在图云关还设有专门的

疫苗工厂，接种疫苗是救护总队日常工

作的一部分，无论是军中士兵还是驻地

民众，救护队员都一视同仁，极大地缓

解了传染病的扩散。救护总队广泛开展

灭虱、治疥、抗疟，推进洗淋浴、饮用水

消毒等一系列卫生工作。在图云关纪念

馆，依据历史档案复原了其中一种灭虱

炉，展示了如何通过高温蒸汽对士兵衣

物进行消毒。

1940年，冯玉祥到图云关视察，对
林可胜领导的救护总队开展的“灭虱、洗

澡、治疥”工作给予充分肯定。

在图云关，抗日伤病官兵得到救治，

传染病得到遏制，保证了抗战力量。在后

人的回忆录中，记载了林可胜这样一句

话：“我们在这里的工作，等于是让一个

军有十二个师。”

救护总队里的红色力量

1937年底，应周恩来的请求，林可
胜派出首批三支医疗队奔赴陕北和山

西，协助八路军开展医疗救护。医疗队受

到延安军民热烈欢迎，两个医疗队分别

被安排在当时“中国最大的山洞医院”宝

塔山边区医院、甘谷驿兵站医院工作。

在延安，由于没有正规的手术室，医疗

队便将空置的窑洞除尘杀菌后改造为手术

室，他们把白布挂在窑洞壁及顶上，用来防

尘和增加亮度。没有电，手术就赶在白天

做。医疗器械缺乏，他们便自制或找代用

品。为了提高诊疗准确率，救护队特意请求

西安分部派人送来一台X光机。
其中，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第 23

医疗队在陕北的近 800天中，完成各类
手术 3000余例，无一死亡病例。

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除了“人力”

支援八路军抗日根据地，“物力”的援助

也是经常性的。1939年冬，以英国牛津
大学教授巴吉尔为首的英国援华团，携

带约 10吨贵重医疗器材和药品，自贵阳
图云关出发。林可胜以救护总队长的名

义，委派西北视导员、共产党员郭绍兴在

陕西汉中接待，转运至西安交第十八集

团军办事处。几经周折，这批物资大部分

运抵延安。

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还先后派出

医疗队到新四军的抗日战场进行救护工

作，并送去药品和器械。新四军军医处处

长沈其震是林可胜在北平医学院时期的

学生，林可胜也曾派遣副总队长汤蠡舟

到访新四军总部，带去大量的药品和医

疗器械。

林可胜在走访各地红十字会救护总

队小队时，曾专程去过延安，并且受到了

毛泽东的接见。资料显示，仅延安及陕甘

宁边区等地，先后有 20多支医务队和不
计其数的医疗物资辗转送达。他们还动

员和组织了一批进步青年医务人员和一

些外国医生到八路军、新四军工作，陆续

运送了大批医药器材到共产党领导下的

抗日根据地。

“林可胜如此支持和援助中共领导

的抗日军队，是顶着很大压力的。”曾写

过《抗战救护队》的作家杨义堂说，随着

国共两党关系的变化，对林可胜的怀疑、

指责和排斥不断升级，以至于蒋介石与

他面谈，责怪“左倾颇甚，阴助延安”，并

派人进驻救护总队，成立“政治部”，专事

“整顿”和“清洗”，导致正常工作无法开

展。在这种形势下，林可胜被迫辞职。

1942 年，应中国远征军请求，中国
红十字会总会要派一支救护队随军服

务。此时，解职不久的林可胜，刚刚当选

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并收到美国某大

学聘书，同事和学生都劝他去美国就

任，但他执意要求去缅甸。于是，林可胜

率领 50名医生、10 名司机到缅甸开展
战场救护、建伤病医院、转运伤员等工

作。其间迫于形势，林可胜甚至临时学

会了开火车。

仁安羌大捷后，林可胜和其他救护

队员护送 400多名伤病员，冒着枪林弹
雨，越过恐怖险恶的野人山，进入印度境

内，又承担起中国驻印军的军医训练工

作，直到回国接受新的任务。

1944年，林可胜协助救护总队组成
15个救护队和 10个运输队参加了中国
远征军收复滇西和驻印军反攻缅甸的一

系列作战，救治转运伤病员数以万计，仅

治愈重伤官兵就达 7000余人。
林可胜多次前往海外募捐，凭借其

声望得到众多海外团体及爱国华侨的广

泛支持，大量医疗物资、资金及车辆通过

他送到图云关，再发往前线。在林可胜的

带领下，图云关成为全国战地救护中枢，

包括一支来自全球的 30余名“西班牙医
生”志愿者集合在这里，通过救护总队参

与抗战救护。他们被林可胜混合编入各

医疗队中，与中国同仁一道开赴前线，守

护中国抗日军民的生命与健康。

抗战胜利后，林可胜将各军事医学

院校及卫生人员训练所改组为国防医学

院，出任首任院长。1948年，林可胜被委
任为国民政府卫生部部长，但他没有从

命，而选择去美国继续他的生理学研究，

1956年当选美国科学院院士。
在林可胜身边工作多年的周美玉曾

回忆，“虽然战前战后林可胜替国家筹募

到为数众多的捐款及药品器材，但他本

人却两袖清风，以至于赴美前，夫妇两人

旅费都成问题。没办法只好卖东西，连袜

子都拿出来卖，那是别人送给他的新袜，

其经济拮据可见一斑。”

1969年 7月 8日，因食道癌，林可胜
在牙买加逝世，享年 72岁。

如今，在图云关的苍松翠柏中，耸立

着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的纪念碑，两

旁的人物雕塑代表了以林可胜总队长为

核心的救护总队群体。它们见证了抗日

战争那段峥嵘岁月，成为这段血与火历

史的难忘注脚。 渊据叶新华每日电讯曳冤

他是中国现代医学的推手之一袁也是世界著名的生
理学家尧教育家遥 在北京协和医学院袁有一栋野可

胜大楼冶袁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遥
贵阳城郊的野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图云关旧址冶袁则

见证了他的另一个身份院中国红十字会历史上杰出的领导
人袁伟大的人道主义工作者袁国际红十字运动史上功勋卓
著的战地救护领导者遥

他就是林可胜袁中华民族不能遗忘的一个人遥
野林可胜可谓是中国抗日战争的耶提灯天使爷遥 冶海基会

首任秘书长陈长文这样说遥
如今袁在图云关那处穿过岁月的旧址袁林可胜的巨幅照

片被布置在纪念馆的正中遥一件件救援实物和珍贵留影袁似
乎在默默诉说着袁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之际袁林可胜以及中
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为抗战救护立下的不朽功勋遥

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贵阳图云关抗战纪念馆的林可胜巨幅照片冶


